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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武的“善后处理”
比打死瓜农更让人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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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冷评

有一种习俗叫“借权敛财”
陈广江

晴 川

邓正加暴尸街头的照片已然让人不

忍目睹，紧接着一组扑面而来的伤者血

淋淋的照片，更是看得让人头皮发麻。

这10多名正在中医院接受治疗的伤者都

是普通市民，他们是因为阻止警方抢尸

而被警察打伤的。（本报今日24版）

我见过辖区内发生突发事件后，地

方当局处置不当因而加剧冲突的情况，

但从未见过如临武当局那样，用如此拙

劣、暴力的手段来应对危机。以下是见

诸报道的几则恶劣的应对措施：

一是通稿蒙人。其中最诡异也最令

人反感的表述是：双方发生争执进而肢

体冲突，过程中邓正加突然倒地身亡。

二是约谈亲属。一名邓正加的亲属称，

家族里是公务员身份者，均被相关政府

部门约谈，要求“顾全大局”。 三是管控

媒体。事发当晚，湖南经视记者李海涛

与雷凯在采访过程中，被五六名警察用

粗木棍殴打，两名记者头部、肩部和背部

不同程度受伤，脚上有大约 6 厘米的伤

口。 四是暴力抢尸。这一幕发生在 18

日凌晨 4 点左右，临武警方出动 200 多

人，手持电棍、伸缩式警棍，盾牌，冲锋至

人群，准备抢尸，遭遇群众阻拦，结果 10

多名群众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正在医

院接受治疗，更多受伤者情形不明。

接下来临武当局还会动用哪些暴力

手段化解此次危机不得而知，仅就我例

举的上述手段便可知，临武当局处置“瓜

农之死”的手段措施极其笨拙和恶劣，结

果非但没起到平息事态的积极效果，反

而火上浇油，进一步制造了紧张局势，加

剧了官民冲突。在处理公共危机时，政

府必须公平公正，不偏袒任何一方，尤其

不能偏袒公权力部门，以谦卑姿态俯身

倾听民声、民怨，接受群众的批评甚至抗

议，尽最大可能满足群众诉求，如此，方

能使危机得到妥善处置。

逼人离京的《规定》当缓行

王学进

北京住建委、规划委、公安局、卫生局等

部门今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出租房屋人均

居住面积标准。《通知》规定，北京出租房屋

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 5 平方米，单个房间

不得超 2 人(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关系

的除外)。（7月18日中新网）

《通知》的出发点，显然是为了便于管理，

也能有效防止群租扰邻和消防安全隐患问

题，但如今房价如此之高，想在北京买房，无

异于痴人说梦，即便租房也是动辄上千。如

果不能允许群组，房租势必增加。负担加重，

租不起了，蚁族们只能背起行囊灰溜溜逃离

京城。

真要如此实行，至少需要解决这么几个

问题，其一，降低房租，能让他们租得起。比

如，在限制租价上动些脑筋；甚至，政府也可

以给予租房者以适当补贴等，都是办法。其

二，增加廉租房源。让来京者有长久居住的

可能。如果因为现实所限，政府也可以以集

体宿舍的形式，提供临时住所，让他们有个暂

时落脚的地方。让他们多些选择路径，才是

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供需矛盾突出的当下，

至少有个过渡缓冲期。如果仓促执行《规

定》，无疑是雪上加霜。虽然执法方便了，管

理也简单，但带来的后果，不仅伤了蚁族们的

心，也有损北京城市形象，更为北京治安埋下

了隐患。

7 月 17 日，河北贫困县沽源县平定

堡镇党委书记岳树旺，在沽源县一酒店

举办盛大的嫁女喜宴。来宾达上千人，

每人随礼都在数千元之多，镇委书记当

天至少进账百万。更离奇的是，当地镇

政府多个部门因参加婚礼集体放假半

天。沽源县纪委回应称，岳树旺的朋友

比较多，这在当地是一个习俗。（7月18

日《新京报》）

官员以“操办红白喜事”之名借机大肆

敛财，早不是什么新闻，也非一时一地之现

象。虽然各种禁令不断、监管方式也层出不

穷，但这股不正之风、贪腐之气从未根治。

不过，贫困县镇书记搞得如此高调张扬、声

势浩大，还是深深刺痛了民众的神经。

镇书记这个官阶芝麻般大小的基层

官员，其嫁女喜宴竟引来千名随礼来宾；

一个不折不扣的贫困县，随礼数额竟高

达数千元；婚宴本是彻头彻尾的家事，竟

然使镇政府多个部门集体放假；明明是

打着喜宴的幌子借机敛财，却在纪委官

员口中成了“习俗”……如此看来，喜宴

沦为一种权力圈钱的工具已是心照不宣

的秘密。

中央三令五申，禁止领导干部大操

大办红白喜事，也出台了很多监管制度，

甚至在何处办、办多少桌、多少来宾等都

有明确规定，但依然没有遏制住这股贪

腐之风。归根结底，现有的权力制约和

监督机制，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尤其是在

以习俗为外衣的场合。事后的问责和惩

处也软绵无力，形不成震慑之势，以至于

“老虎”不好打，“苍蝇”成群。

“这种情况在沽源很常见”，“这在当

地是一个习俗”，很大程度上就是基层权

力生态的真实写照。恰恰说明，当蠢蠢欲

动的权力之手伸向习俗的领域，传统习俗

固有的文化魅力已被稀释殆尽，扭曲和异

化为利益交换和权力寻租的工具。


